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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海道》：极限体验下的丝路回响
高漪 王敏

当前以“摩托”“赛车”等极限体验为

题材的国产影视作品不在少数。它们利

用视觉冲击力强的运动画面来传达人物

角色内在的热血与力量，并以此作为影

视作品的重要表现内容。

然而，以中国陆上丝绸之路为拍摄

背景的《大海道》在此类题材中诠释了更

深的主题意义。通过历史和现实的交相

辉映，《大海道》传递了饱含丝路特色的、

人类勇气与生命的永恒价值。

地域印记：
历史与现代的交响

大海道作为中国陆上丝绸之路新疆

段的中道，位于新疆“东大门”哈密市境

内，是中国古代敦煌—哈密—吐鲁番之

间最近的一条道路。其中噶顺戈壁是全

线的主要路段，也是我国石质戈壁（石

漠）分布最广的区域。这里降水量极少，

广漠无垠，在唐代被称为“大沙海”，“大

海道”因此而得名。

据中国古代文献资料所载，大海道

的艰险曾被记录于裴炬的《西域记》里，

其中有云：“并沙碛，乏水草，人难行，四

面茫茫，道路不可准记，惟以六畜骸骨及

驼马粪为标验，以知道路”，由此可见大

海道的广袤与寥廓。

时至今日，电视剧《大海道》中的大

海道风光依旧。沙漠落日在镜头中展

现出永恒的美学魅力，雅丹地貌经过长

时间的自然作用形成了鲜明的轮廓特

征，而连绵广阔的沙丘则记录了千年的

地质变迁，共同构成反映人物命运变迁

的环境奇观。镜头穿梭，带领观众穿越

回千年前的丝绸之路，感受磅礴浩瀚的

丝路风貌。这是属于《大海道》的镜头

美学。

的确，全剧的镜头不乏史诗性，在塑

造主人公坚强性格的同时，也让观众身

临其境般感受壮美景致，更在深邃的美

景冲击中，聆听遥远的历史回声。

《后汉书》记载：“驰命走驿，不绝于

时月；商胡贩客，日款于塞下”，可见彼时

陆上丝绸之路文化交流传播的繁荣。即

使大海道在北宋后已废弃，商旅往来逐

渐匿迹，仅剩下广阔的无人区与些许绿

洲，《大海道》仍展现出此地“活”下来的

东西。

大堡镇是紧挨着大海道的村落，村

中的传统仍是陆上丝绸之路留给大海道

的文化印记：红枣节上的剪纸作品、剧中

频频出现的新疆刺绣和艾德莱斯绸，以

及具有新疆地域特色的背景音乐，无不

将观众带入充满文化韵味与历史底蕴的

世界中，使其得以一窥中国陆上丝绸之

路文化的积淀与延续；通过剧集刻画的

居住在大海道周边，一心推动戈壁小镇

建设的郝强书记、满怀抱负的新疆姑娘

西琳以及努力生活的村民等人物群像，

观众能从中感受到这片土地上涌动的活

力与焕发的生机。

极限体验：
生命力量的迸发

依据唐代典籍《西州图经》之记载：

“大海道……常流沙，人行迷误，有泉井，

咸苦，无草”，古人在广阔的大海道经历

了艰难环境的试炼，凭借蓬勃的生命力

量开辟中国陆上丝绸之路；剧中，哈里

克、林浩驾驶摩托车驰骋于荒漠，进行极

限体验与挑战，延续了丝路上的生命力

量，在两千年后继续书写生命故事。

在探讨极限体验的内涵时，摩托车

运动作为一项充盈着挑战与刺激的极限

运动，是极具说服力的研究样本。同时

大海道以其广袤无垠的沙石山丘、高沙

区等地理条件，构成了更具极限性的环

境考验。在这里，“油门拧到底”不仅是

对摩托车性能极限的探索，更是在突破

摩托车手运动能力的极限，激发出人物

更为蓬勃的生命力量。

一如剧中林浩所言：“我特别怕死，

但我更怕活得没价值，骑摩托是我觉得

唯一有价值的事。”作为摩托车手，林浩的

每一次加速、每一个飞跃都在挑战体能的

极限，以此来转移家庭不睦和童年失爱所

带来的情感创伤，全情享受生命力量爆发

所带来的确认自我存在的体验。

对于另一位摩托车手哈里克而言，

他的极限体验则更加复杂且深刻。在

驾驶摩托车疾驰的人生中，哈里克经历

了兄弟克里木因摩托车拉力赛去世的

巨大冲击，内心的创伤无法平抚。同

时，家人的期待与付出、村民的舆论压

力等种种因素也动摇了他对极限运动

的热爱和追求。加之林浩在最终的环

疆拉力赛因伤被迫退赛，更是差一点

成为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此时，

剧中呈现出大海道的日出盛景：天际泛

起橘红，沙漠的轮廓在朦胧中逐渐清

晰，大海道里旭日东升，空镜头借助对

大海道环境的强调指涉人物焕发新生

的渴望，呼应歌颂顽强生命与意志力的

主题。

哈里克说林浩“被日出照到了”，也

是在暗示日出对自己的照耀。大海道的

环境似乎成为人物的第二人格，是人物

性格的一种空间延展。最终，哈里克在

环疆拉力赛的最后一站——大海道完成

了极限考验下生命力量的回归，摆脱一

切既存的顾虑，成功获得冠军。大海道

似乎又是哈里克觉醒与蜕变的见证者，

重新赋予他生存价值，激励其继续勇敢

追寻由大海道上的极限体验所表征的生

命力量。

在这部剧中，大海道不仅是人物地

理意义上极限体验的背景，更指向中国

陆上丝绸之路上一直绵延的生命传递与

情感联结。它感染着每一个置身其中的

人，点燃他们的生活热情，照亮他们的生

命意义。

丝路传辉：
生生不息的勇者赞歌

谈到中国陆上丝绸之路，不得不提

张骞。他凿空西域，被梁启超称为“坚

忍磊落奇男子，世界史开幕第一人”。

这份勇气与不屈历久弥新，也是大海道

所表征的人文精神之所在。《大海道》剧

中的人物在大海道开展极限运动和竞

赛，似乎也是在致敬张骞等先辈，更是

在传承中国陆上丝绸之路所蕴含的丝

路精神。

恰如该剧最后一集中郝强书记所

说：“大海道从地理上来说是荒漠，是戈

壁，但是它的力量、宽广和无法被征服，

会成为大海道车队的精神象征。”这既是

个体勇于挑战极限、不懈超越自我的生

动写照，也是对中国陆上丝绸之路深厚

底蕴的现代性诠释。

《大海道》的结尾，林浩成为车队经

理，带着以“大海道”命名的车队走出大

海道，走向更远的世界，哈里克也在达喀

尔拉力赛中打破了亚洲车手的纪录，在

国际舞台大放异彩。这群青年人生在丝

路中道、长在丝路中道，最终也在丝绸之

路精神的滋养下焕发新生。

大海道是陆上丝路中道的具象背

景，是丝路青年内心的精神外现，更是车

队凝聚力的符号命名，象征着他们不畏

艰难、勇往直前的决心。通过叙述剧中

人物的生命轨迹，观众得以窥见在中国

陆上丝绸之路生活的年轻一代，即便历

史变迁，仍继承着丝绸之路的人文精神，

有着挑战生命极限、传承人类文明的不

屈勇气。

由此可见，该剧并不止步于对剧中

人物生活经历的浅描，更突破了对主人

公人生轨迹的单一叙述，而是激荡出穿

梭时空的精神回响。无论是追溯致敬

中国陆上丝绸之路上先辈的英雄伟迹，

还是着眼刻画剧中人物追求极限体验

的时代精神，都意在彰显剧中人物所持

有的对梦想矢志不渝、对未知世界勇于

探索的主体精神，也必然会打动屏幕前

的同龄人。

因为他们一样拥有不断追求实现

个人价值的精神意志。大海道，无论剧

中剧外，这片看似荒漠实则内蕴着蓬勃

生命力的土地，生发出当代青年在成长

道路中所需展现出的坚韧品质与非凡

勇气。

总之，影视作品《大海道》成功地讲

述了包括大海道在内的中国陆上丝绸之

路上关于勇气与生命的故事。它的结束

不是故事叙事的终章，反而以言说极限

体验下的丝路自然人文景观以及生长于

斯的生命力量，启发观众思考人生的真

正意义。

（作者单位：新疆大学中国语言文学
学院）

从《默杀》到《浴火之路》：
“复仇爽剧”的报应主义与法治理念的冲突

张虞茗

英国电影导演安东尼 · 明格拉曾

说：“电影不但是一种艺术，更是一种社

会现象。”近年来，“复仇”爽剧成为了观

众青睐有加的新类型，取材自现实问

题、蕴含法律与道德交叉冲突内涵的相

关影视剧，凭借其极具冲击力的“暴力

美学”、一波三折的情节以及发人深省

的现实意义，不断登上大小屏幕并引发

大众热议。今年国庆期间，《浴火之路》

热映，这部以打拐为主题的电影，展示

了三位绝望的父母在子女遭遇拐卖后

踏上寻子复仇之路的惊心动魄。而在

此前，7月上映的电影《默杀》以校园霸

凌为起点，同样编织了一幅关于复仇血

案的悬疑画卷。

光影交错的电影世界里，明暗沟壑

处潜藏的是现实的阴暗。从《默杀》到

《浴火之路》，复仇爽剧通过报应主义满

足了民众“天理昭彰”的朴素感情需

求。然而，影视剧中手段上自行其是

的、讲求惩罚效果的报应主义是否符合

我国现代刑法的理念主张？情绪的煽

动是否真正有利于现实问题的解决？

本文旨在通过对这两部影视作品中人

物形象情节设置的分析，深入探讨“复

仇爽剧”中的价值观及其与法律价值取

向的理念张力。

气氛的烘托与紧
张情节设置：复仇爽剧
对共情效果的追求

复仇爽剧能够引爆话题并引起思

考的前提，在于通过情节设置和画面效

果引发观众的共情。当观众处于和复

仇的主人公同一思考站位时，这一类旨

在反映社会现实问题的电影中的复仇

才具有吸睛效果。

在电影《默杀》中，一起校园霸凌

案作为引线迅速引爆后续的连环效

应——原本高薪的母亲为了说话障碍

的女儿进入学校当上了清洁工，却意外

撞见女儿被四个女孩校园霸凌。而在

霸凌结束后，四个施暴者却被一名身穿

黑色雨衣、手持带血尖刀的凶手分别虐

杀。警方在侦查案件的过程中，发现一

切的起点始于多年前的另一起校园霸

凌。影片采用多线交叉的叙事手段，将

一新一旧两桩校园霸凌案作为“默杀行

动”的起因，更通过自然主义的写实手

法拍摄了暴力和凶杀场面，增强了电影

的视觉冲击力，以让观众快速进入故事

情节，在电影的一开始就预设立场共情

脆弱的受害者群体。

而在《浴火之路》中，三名主人公的

过往遭遇随着故事的发展循序渐进，除

了在故事开篇便点明孩子被拐的崔大

路之外，一心只想赎回被人贩子丈夫卖

掉的女儿的李红樱、经历了丧子之痛与

妻子一夜疯癫的赵子山对自己的经历

讳莫如深，影片在寻人的明线故事中一

点点揭开人物沉默的真相，将寻仇的主

线凸显无遗。械斗、杀戮，紧凑的故事

情节和紧张的动作戏份让观众在高潮

迭起中不由得为主角团的遭遇惊心，

又在真相大白与夙愿得偿的瞬间动容

不已。

一般而言，复仇爽剧往往以事后为

切入点，在复仇的过程中插叙过去的惨

痛经历。《默杀》选择利用极具冲击力与

夸张性的银幕表现，通过浓重色彩与宗

教意象的气氛结合，让观众直观地感受

到校园霸凌的残忍及其催生出的罪恶

肆虐。而《浴火之路》则采用更紧凑的

故事情节和更频繁的动作戏份，通过利

用主角彼此间的信息不对称，让观众与

其他角色同步信息的同时，对“复仇者

联盟”的遭遇更富同情。

两部电影殊途同归地采取了非线

性的叙事手段，将过去和现在、表面和

真相交织，随着情节的推进和案件的勘

察进度，抽丝剥茧般逐渐引出真相，激

发了观众的求知欲和观看兴趣。同时，

气氛的烘托、画面的闪回以及演员细腻

的演绎，让观众迅速感同身受受害者家

庭经历的痛苦与内心亟待宣泄的怒火，

这样的共情本身有利于引发观众对社

会问题的关注，甚至通过舆论解决受害

者的困境。这是现实题材的复仇影视

剧区别于其他“爽剧”的优势所在，但问

题在于，这样的共情如果不加以引导，

可能会导致刑法的谦抑性危机。

挣扎的受害者与
“过客”般的法律人：镜
头语言对报应主义的
声援

法理学家贝卡利亚曾说，刑罚的威

慑力不在于刑罚的严酷性，而在于其不

可避免性。谦抑、审慎已成为当今世界

刑事司法理念的共识，但由于长久以来

“明儒暗法”传统观念的影响，用刑重典

的民间认知在我国依然延续至今。民

众的朴素法感与正义观念天然赞成所

谓的“报应主义”，即基于惩罚而非预防

的要求，强调刑罚作为对犯罪报应的存

在。而电影对受害者及其家属经历的

刻画，实际上传递了近乎殉道般的复仇

信念，这与报应主义中最为传统的私下

复仇的救济手段极为相似。

《默杀》用大量镜头语言极力强调了

受害者的弱势，不遗余力地利用霸凌现

场的惨烈画面与回忆的温情对比突出受

害者的无辜与无助。惠君父亲在雨夜中

手持利刃虐杀霸凌者的镜头传达的讯号

是绝望而坚定的父亲，在最后跳楼自杀

的瞬间体现的是夙愿得偿的释然情绪。

而《浴火之路》则通过画面与对话并行：得

知孩子死讯后自杀的寻亲路人从欣喜到

万念俱灰只在一瞬，曾经在车上和孩子嬉

笑最后只剩下丢了魂的自己的崔大路，生

死一念只与女儿生命所系的母亲李红樱，

以及孩子死后如同嗜血修罗却在手刃元

凶后黯然回忆往昔的前警官赵子山，多重

的悲剧背后是同样的执念——寻子不得，

要么自毁，要么复仇。

两部文艺作品都不吝笔墨地描绘了

受害者原本生活中的温情与美好，以及

在悲剧发生后，受害者的偏执、痛苦与不

惜一切地追求自我的正义实现。

真正的问题在于，在把复仇作为叙

事的主要篇章的同时，法律角色甚至算

不上主线中的配角。即使在《默杀》中

负责调查的警官起到了一定的情节推

动作用，但与故事“因为你们的沉默，因

为沉默的真相，所以我选择杀人”的主

线几乎毫无关联；甚至警官在最后采取

毁灭证据的做法成全了一位母亲为孩

子的恳求，即使女孩的行为根据法律来

看本就属于正当防卫因此毫无包庇的

必要，但警方这样的做法无疑属于“知

法犯法”，不利于对法律工作者的形象

塑造。制作方这样处理，一定程度上是

对观众朴素正义观的刻意迎合。诚然，

社会问题的解决无法一蹴而就，因此利

用在现实中无法成就的“我即天理国

法”报应主义的实现，能更轻易让观众

产生惩恶扬善般的满足。

如出一辙的问题同样出现在《浴火

之路》中，警方在一切尘埃落定后姗姗

来迟，为故事画上一个看似圆满的句

号。然而，细究造成悲剧的各个元凶，

除了主角团的武斗智取外，仅有的“漏

网之鱼”竟然是靠天降惊雷得到的惩

罚，这更进一步强化了观众“天理昭彰，

报应不爽”的情感渴望。即使在主角三

人团决定深入虎穴报复元凶时，已经介

入的警方也没有采取任何措施，这使得

观众更容易产生对公权力能力的质疑，

转而笃信自行报复的正义性与正当

性。显而易见，这样自行报复的报应主

义与我国的法治主张背道而驰，而这样

的复仇情节本身就忽视了我国广大法

律工作者在惩治犯罪方面的努力与效

用，背离了现代刑事法治摒弃私人复

仇、同态复仇的理念。

法治结局的轻描
淡写：报应主义的情绪
调动与刑法谦抑性的
冲突

正如前文所述，影视剧的安排固然

有利于观众情感的调动，却不利于结合

现实对社会问题的解决，亦将原本复杂

的社会问题的法治解决路径简化成了

个人英雄主义的暴力方案，甚至有意引

导了观众对“同态复仇”以及自我正义

的朴素法理念的共情。

更准确地说，观众的共情基于影视

剧本身价值观的传递，《默杀》《浴火之

路》中的主人公面对犯罪行为采取自行

其是的报复手段，这种“以牙还牙，以眼

还眼”同态复仇以及报应主义的实现固

然能煽动观众情绪，却偏离了我国刑法

罪刑法定原则要求的谦抑、审慎的司法

理念。

从《默杀》到《浴火之路》，即使影片

最后往往采取沾染人命的主角自杀、犯

下其他罪行的主角认罪伏法的结局处

理，但在观众看来，真正应当受到惩罚

的元凶从未得到法律的制裁，而是通过

主角的自我复仇实现了自我正义，甚至

达到了社会意义上的正义结局。而影

片中法律的姗姗来迟进一步强化了这

样的认知，让观众丧失了对通过法律手

段解决犯罪问题的渴望。事实上，我国

的报应主义就根植于文化之中，社会题

材的影视剧中法治结局的忽略，对现实

问题的解决无异于饮鸩止渴，既忽略了

我国刑法的法理要求，亦不利于情感共

鸣之外解决问题的理性需求。包括我

国刑法在内的现代刑法强调谦抑性的

原因在于，如果重刑主义和报应主义被

滥用，则毫无社会秩序与人权尊严可

言。犯罪者固然可恨，但“统统死刑”的

玩笑话如果成为现实甚至变成可以自

行完成的现实，实际上损害的是每一个

公民的人身权利，损害的是我国以数十

年努力构建起来的法治理念。

总体而言，从《默杀》到《浴火之

路》，关于复仇的正当性的讨论从不止

于银幕，也不应当否认这类现实题材的

电影对引导社会关注的进步作用。但

一味地传递“自行报复”的爽感，在构造

出一个又一个勇敢的复仇者形象后，传

递出的讯息更像是“虽九死其犹未悔”

的孤勇与热血，却并未对这样有悖法律

要求的行为作出任何批判。诚然，保持

愤怒、满怀悲悯，是观众在观影时天然

的情绪，但结合我国历史上同态复仇的

报应主义以及自行其是的任侠习俗，仅

仅唤起观众的愤怒与愤慨，对于社会问

题的解决无济于事。现代法治需要的

除了公平正义，更需要理性与审慎刑罚

的谦抑原则，需要对法治理念的坚守。

影视作为最具大众性的的文艺样式，除

了满足观众的朴素情感需求，更应引导

观众始终抱有对法律及法律工作者的

信任与尊重。

（作者单位：华东政法大学经济法
学院）

尹昉与娃尔在电视剧《大海道》中分别扮演林浩与哈里克

在电影《浴火之路》中，刘烨饰演赵子山


